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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 主 席 已 圈 阅 。 

 

中 共 中 央 通 知 

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党委，各大军区、省军区、野战军党委，中央

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、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，军委各总

部、各军兵种党委： 

现将《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》发给你

们。中央认为，这个报告很好，提供了在党委领导下开展教育

革命大辩论的经验，可供你们参考。这个报告可以发到县、团

级，大、中、小学可以发到党支部。 

中 共 中 央           

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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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 

 

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，自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日以

来，我校围绕教育革命的方向和路线问题，逐步展开了一场群

众性的革命大辩论。现将大辩论的情况报告如下。 

 

一  

 

今年八月到十月，校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，背着党委，两

次写信给毛主席，正如中央所指出的，这两封信，“用造谣诬蔑、

颠倒黑白的手段，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

清华、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、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，他

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。”  

在毛主席、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，在北京市委的领导下，

从十一月三日起，由党委书记迟群同志主持，召开了党委常委

扩大会，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，就刘冰等人信的实质开展辩

论。同时，召开了干部会，对学校各方面的工作作了全面部署

和安排。 

党委扩大会议是逐级扩大的，不断地训练了干部。开始时，

由校党委常委、各系党委第一、二把手，校机关各部、处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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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共五十三人参加。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同志，对这个时期

以来的右倾翻案风早就不满，并有所抵制和斗争。当他们听到

毛主席指示的精神以后，一致表示热烈拥护，纷纷起来批驳刘

冰等人的信，澄清事实真相，揭露刘冰等人的非组织阴谋活动，

紧紧抓住两封信的实质，开展说理斗争。一部分在前一段被刘

冰等人拉拢煽动过的同志，在会上受到教育，很快地站出来同

刘冰等人进行面对面的揭发批判，这些同志在整个运动中同样

都取得了领导的主动权。刘冰他们没有真理，没有群众，一开

始就陷入了孤立的境地。会议逐步扩大到一百人、二百人、三

百人，十一月七日晚，扩大到专业领导小组负责人以上干部和

全体宣传队员共六百余人。十一月十二日，再扩大到支部书记

以上干部共一千七百余人。这样，各级领导干部和宣传队员，

明确了辩论的指导思想，为开展全校大辩论，训练了领导骨干，

使各级党组织在这场大辩论以及各项工作中，发挥了坚强有力

的领导作用。党委常委扩大会开了半个月之后，十一月十八日，

召开全校大会，传达常委扩大会议情况。会上，全文念了刘冰

等人的两封诬告信，十几个同志插话澄清事实真相，揭发批判

刘冰等人否定教育革命、翻文化大革命案的反动言行。到会同

志对刘冰等人的无耻谰言、卑劣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革

命义愤。中央和市委领导同志到会，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：“清

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。我看信的动机不纯，想打

倒迟群和小谢。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。”广大干部和群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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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到了极大的鼓舞，激动得流下了热泪。他们说：“在我们斗争

最困难的时候，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革命群众撑了腰，指明

了方向，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。”毛主席的指示，有力地动员了

广大群众，全校迅速掀起了大辩论的高潮。一天之内，就在指

定的大字报区，贴出了两千多张大字报。  

在此期间，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和各系党总支书记参加了我

校一千七百多人范围的党委常委扩大会；党支部书记以上的干

部和全体宣传队员参加了我校的全校大会，为北京大学的教育

革命大辩论培训了骨干力量。  

我们在大辩论中，始终坚持摆事实，讲道理，坚持“事实

要澄清，实质要辩明，揭发要充分，处理要慎重”的原则。对

刘冰等人，我们给予充分的发言机会，他们可以念信，可以补

充，让他们把话讲完。事实说明，他们搞修正主义，搞分裂，

搞阴谋诡计，在路线上输了理，是极为虚弱的。尽管他们在会

上作了各种表演，我们都不受他们的干扰，不上他们的当，不

用感情代替政策，而始终是平心静气地同他们摆事实，讲道理。

整个大辩论中，广大干部和群众表现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，

具有较高的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觉悟和一定的斗争经验。党委

常委扩大会开得很顺利，斗争也很尖锐。目前，在学校各级党

组织的领导下，运动正在毛主席指示的正确轨道上健康发展，

教育革命和各项工作都出现了新面貌。 

 



—5—   

二  

 

经过辩论，广大干部和群众认为，刘冰等人两封信的出现，

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的。今年七、八、九三个月，社会上政治

谣言四起，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，否定无产阶级

文化大革命，翻文化大革命的案，算文化大革命的账。这是一

股右倾翻案风。在教育界，尤其突出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

首先是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刀的；有人要否定文化大革命，也企

图从文化教育阵地打开缺口。教育部周荣鑫同志到处讲话，制

造和散布种种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，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

线，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，并且直接插手刘冰等人的诬告信。

因此，我们学校的这场斗争，绝不是孤立的，而是当前两个阶

级、两条道路、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，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

的继续和深入。  

为了更自觉地坚持毛主席指引的方向，把运动逐步引向深

入，十一月二十六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，总结讨论了前一阶段

运动八个方面的问题。 

 

1、不断明确大辩论的指导思想，搞清楚运动的目的。 

这场大辩论，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

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重大斗争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

命前的十七年，教育阵地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。文化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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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以来，教育从根本上进行革命，刚刚迈出了可喜的一步。但

是，它已多次遇到资产阶级的猛烈反抗，特别是受到来自党内

一些人的责难。他们妄图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这一新生事物。

我们的目的，是弄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，教育干部和群众，巩

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，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。  

有人担心，这场大辩论会影响安定团结，事实恰恰相反。

挑起这场大辩论的，也就是刮起右倾翻案风的人，他们要把人

们的思想搞乱，破坏安定团结。事实说明，当前的主要矛盾仍

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，讲安定团结，不能离开阶级

斗争这个纲。我们通过这场辩论，把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的大

是大非问题辩明了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，全校就出现

了空前的团结战斗的大好形势。  

 

2、运动自始至终置于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。 

这次运动是在党中央、北京市委以及学校党委的领导下，

有组织、有计划地进行的。人人都参加战斗，但不搞“战斗队”，

不搞“串联”，不拉山头，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，“一切行动听

指挥”。校、系党委由于坚持了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，敢字当

头，相信群众，所以在斗争中领导主动、有力、有方，发挥了

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。从机关各部门到基层支部，没有一个瘫

痪的。相反，经过斗争，更加朝气蓬勃，战斗力增强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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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放手发动群众，充分地相信和依靠群众。 

加强党的领导与放手发动群众，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，是

一致的。要看到广大群众积累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富经

验，路线觉悟、政策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。看不到这一点，就

会缩手缩脚，甚至还会和群众顶牛。大家体会到：要解决思想

上政治上的路线问题，采取群众性的大辩论是一种好方法。群

众动员起来了，事实才能讲充分，道理才能说透彻，毛泽东思

想才能在群众心里扎根。因此，党组织对于这场运动的正确的

领导，要体现在群众的充分发动上，体现在群众的积极性、创

造性得到充分发挥上。 

 

4、始终贯彻党的政策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

众。 

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“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”。讲政策，就

要讲区别对待，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。对

于前一段在右倾翻案风中传谣、信谣，甚至说过一些错话、办

过一些错事的同志，我们反复强调，他们是在运动中接受教育，

提高觉悟的问题，错了就改，改了就好。对于他们中间一些觉

悟较慢的同志，我们也不要求过急，而是多做耐心细致的思想

工作。总之，要善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，其

中对于老知识分子，要看到他们的进步，看到他们中的大多数

是拥护教育革命的。有一位老教授说：“六十多年的曲折经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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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对知识分子真正的爱护关心。周荣鑫的

所谓‘关心’，实际上包藏着祸心，他要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

系，让我们走回头路，只能是枉费心机。”对于他们中旧思想较

多的人，只要能在运动中接受教育、有所进步就行了，不能一

下子要求过高。全校革命的干部、师生员工、家属，都要团结

起来，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共同战斗。即使对于刘冰等

人，虽然他们想把人一棍子打死，我们还是坚持党的“惩前毖

后，治病救人”的一贯方针。至于他们改与不改，要取决于他

们的实际行动。  

 

5、坚持“抓革命，促生产，促工作，促战备”的方针。 

运动期间不停课，不停产。教育革命和各项工作搞得更加

扎实了。开门办学等新生事物，不断地巩固完善。今年，我校

有四千多名师生，到一百多个工厂、工地、农村、部队开门办

学，结合一百二十多项生产、科研的典型任务，进行了生动活

泼的教学活动，学员的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，

得到了广大工农兵的热情支持。开展辩论以来，革命师生认真

总结经验，进一步坚定了“教育要革命”的方向。在大辩论的

推动下，科研工作不断地加快进度，有些重点项目，已经提前

突破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。校办厂今年生产计划要比去年翻一

番，任务比较重，由于刘冰等人的干扰和一些具体困难，有些

同志在运动前对完成任务信心不足。革命的大辩论激发了广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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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人、干部、技术人员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，他们一面参加

辩论，一面猛促生产。许多同志是写完大字报，开完辩论会，

又主动去加班干。有些同志，一个人干两个人、三个人的活；

有的车间，十天就完成了一个月的工作量。过去认为解决不了

的问题，现在很快就解决了。在运动开展以来的十一月份，全

校完成的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一倍多。目前，全校大部分系

厂已经提前跨进了一九七六年。事实证明，“阶级斗争，一抓就

灵。”那种担心大辩论会影响教学、科研、生产，会影响国民经

济发展速度的观点，是毫无根据的。  

 

6、把运动同加强党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。 

这次运动对我们的各级党组织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和考验，

它大大促进了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。  

校党委领导班子更加纯洁，更加团结，更加坚强了。有位

党委副书记，是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，刘冰在写诬告

信的前后，多次对他煽动拉拢、挑拨离间，但他没有上当。他

身患多种疾病，运动前刚休养回来不久，现在经常工作到深夜，

群众说“真是老干部焕发了革命青春。”  

一批过去被刘冰等人压制的新干部，在斗争中冲锋在前。

如校政治部一位副主任，文化大革命中是红卫兵小将，是革命

造反派。运动之前，被刘冰等人横加歧视和打击。运动开始以

后，他重温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，写出了《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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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派还在‘走’》 等大字报，对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

用。  

这场运动对广大的干部、党员也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

的教育运动。广大干部进一步体会到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，正

确对待群众，正确对待自己的重要性。广大党员对党的基本路

线，对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，有了更加切实的体会。

大家指出，刘冰在文化大革命前是旧清华党委第一副书记，忠

实执行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；文化革命初期，他

镇压群众、挑动群众斗群众；一九七二年，他为修正主义教育

路线翻案；这一次又跳出来否定教育革命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

大革命，这就说明：走资派还在“走”。还有那么两、三个宣传

队员，背叛了工人阶级，投降了资产阶级，说明：投降派确实

有。所以，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，要年年讲，月月讲，天天

讲。  

通过这场运动，我们教育干部和党员，要进一步继承和发

扬我党在五十多年斗争中形成的一整套优良的传统和作风，党

内要进一步树立好风气，党员要坚持党性，要遵守党的纪律，

不允许造谣、信谣、传谣，不允许诬蔑、陷害好人，不允许耍

两面派，不允许拉山头，搞宗派。总之，“要搞马克思主义，不

要搞修正主义；要团结，不要分裂；要光明正大，不要搞阴谋

诡计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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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注意摆事实，讲道理，以理服人。  

马克思说：“理论只要说服人，就能掌握群众；而理论只要

彻底，就能说服人。所谓彻底，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。”这次右

倾翻案风中提出的问题，有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批过，这一

次我们一开始就强调摆事实，讲道理，要求批得更深一些，水

平更高一些，教育的人更多一些，教育的面更大一些。摆事实，

讲道理，就要抓住路线上的大是大非问题，抓住斗争的要害问

题。这些问题讲透了，多数人是会服的，这种错误思潮再出现

时，市场就会更小。 

 

8、把运动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，评论《水浒》紧密结

合起来。 

运动以来，我们强调组织师生员工，特别是干部和骨干，

在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阶

级斗争、路线斗争的论述，学习马列和毛主席教育革命的思想，

重温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，结合

评论《水浒》，为搞好大辩论掌握锐利的思想武器。马克思主义

认为，理论在一个地方的实现程度，决定于这个地方对理论的

需要程度。大辩论促使许多同志如饥似渴地学习理论，大家越

来越迫切地感到：“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。”凡是辩论搞

得比较好的，批判水平比较高的单位，都是学习理论抓得比较

紧、比较扎实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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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，我校的这场辩论仅仅是个开始，形势是大好的，斗

争是复杂的，还有可能遇到干扰和困难。我们决不辜负伟大领

袖毛主席、党中央的殷切希望，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胜利地进行

到底。 

以上报告妥否，请指示。 

 

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  

 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共中央办公厅 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发出  

共印       份。 


